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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阿布花费 5.6

亿英镑 (约合 10亿美元)从
安塞特航空租赁公司购买
了一架拥有 360个座位的
波音767-300飞机，然后送
至瑞士飞机内部装修巨头
JetAviation公司进行了脱
胎换骨的改造，打造了一架

当今世界上最豪华的私人
飞机———“阿布天空” 号，
这架飞机和他原来的私人
飞机(波音－737)将被一
起使用。

为了有足够的空间来营
造他梦想中的 “空中宫

殿”，他把飞机内部原有的
固定座位全部拆除，按照自

己“宫殿”的设计意图对其
进行改造。给飞机重新刷上
了灰白相间的油漆。为自己
添置了一个大浴缸、若干个
等离子电视以及一套价值
80万英镑的反导雷达系统
装备，阿布还特意要求在这

架飞机上安装一套导弹预
警系统。不说机身，仅内部
装修就花掉了他 1000万英
镑，而总共的装修费用达到
2800万英镑。

若论其飞行安全系统，
即使与布什和普京的总统

专机相比也难分高下。若论
内部装修的豪华程度，“阿
布天空”号更是让二者自惭
形秽。为了保证机舱内合适
的湿度，“阿布天空” 号上

专门配备了瑞典制造的一
套昂贵的空调系统，飞机内

部最为抢眼的是可供 30人
同时进餐的豪华餐厅，在这
儿主人阿布可以与其他乘
客尽情享受烛光晚餐，而
紧挨着餐厅的厨房其豪华
程 度 也 堪 比 宫 廷 御 膳
房———就连洗手池都是用

纯金铸造的。室内的摆设
以及墙壁上的镶嵌物则处
处彰显出沙俄宫廷特有的
高贵典雅。在铺有绣花地
毯的地板上摆放着一张宽
大舒适的双人床，而墙上
悬挂的一台大屏幕等离子

显示器则随时播放着精彩
的电视节目。

这架飞机从莫斯科到
伦敦单程飞行一趟就得花
费 30万英镑。而这个价钱
相当于原苏联民用航空总
局同样航线 200英镑票价
的整整 1500倍。莫斯科机
场的业务经理表示：“他

(指阿布)的飞机内部设施
豪华极了……里面有很大
的休息室，还有精致的桃花
心木和胡桃木家具，这些家
具上都描着金色花纹，美极
了……我不知道他具体花
了多少钱，不过据我估计，

至 少 也 得 有 2800万 英
镑。”“阿布天空”号的最
大航程为 7000英里，可以
连续在空中飞行 14个钟
头。目前，阿布已将其在荷

兰注册，但他希望将其停放

在莫斯科机场或者西伯利
亚的阿纳德尔河机场。此前

阿布曾经斥资 2000万英镑
用于阿纳德尔河机场的维
修扩建。

谈到金钱时，阿布语出
惊人：“俄罗斯有很多年轻
富豪。既然我们的生命那么
短暂，为什么不在挣到钱之

后，就把它花掉呢？”花费
60万英镑邀请 400位俄罗
斯朋友去斯坦福桥看一场
比赛……阿布其实也明白，
这些太过招摇的财富也会
引起俄罗斯国内民众的更
大反感，所以他以“无法用

英语对答”拒绝了任何媒体
提出的采访，并且在任何场
合都保持低调。2003年夏
天，阿布把大把钞票花了出
去，入住切尔西使他生活重
心由蛮荒的西伯利亚，转移
到世界第二大金融城市伦

敦。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
投资领域的西移，反映的是
阿氏生活方式的改变，他和
他的家庭要逐渐融入欧洲
上流社会。如今，他的两个
孩子被送入顶级贵族学校，
和英国王室成员们享受相

同待遇，他的妻子也频频出
现在伦敦的高级消费场所。
“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方式，” 阿布说，“英国有
许多民族和多种不同的文
化，这些标志都是从帝国
时代保留下来的，并且我也
喜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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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类彼此为邻，

地铁里摩肩接踵，公路上车
水马龙的世界里，种族歧
视，人种歧视的现象还时有
发生。要知道，容忍人比容
忍蝙蝠更难，可是，人却比
蝙蝠多得多。

当你碰上一个患有情绪

诱发病的人时，就会惊奇地发
现，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

人是他不喜欢接触的，从从
未谋面的总统到他最不想见
的邻居，数都数不过来呀。他
们从不对任何人问候，也不
关心任何人，好像对任何人
都很蔑视。这种幼稚的态度
使他们远离人群，像蜗牛一

样，整天呆在他们的壳子里。
然而，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就必须要和人类打交道，
因为这是个人类主宰的世界。
只有当他们确实需要从社会
中获得什么的时候，他们才会
主动去与外界接触。

我的一个病人，他是一
个拥有 6000雇员的制造厂
经理。在他生病的开始阶
段，只是觉得一阵一阵的体
虚、颤抖、头晕、呕吐，这些
状况总是在他一走进办公
室的时候就会发生。很自

然，他的体重一再减轻。他
和妻子都确定他得了某种
恶性肿瘤，日子不多了。

他对工作烦恼的根源是

因为他不喜欢同一间办公室
的助理经理。他说：“我第一

眼看到他时，就不喜欢他。他
的发型，他吹的口哨都令人
作呕。我不喜欢他每句话都
以‘听着’开头，末了还要加
一句‘你明白了吗？’。”

接着，我又对他深入了
解了一下，才知道他根本就

没喜欢过任何人，甚至是他
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也不
关心妻子。总而言之，他不
喜欢任何人。

当他建议自己去发掘这

个助理经理的优点时，当他
向自己保证这个人身上有值
得喜欢的品质时，当他有问
题就去找助理经理时，当他
们一起出去喝酒时，他很惊
讶地发现自己的病全好了。

大多数人的气恼是一种

对别人不喜欢的表现。我曾
经要求我的一个病人把烦
恼事都一一写下来，他足足
写了有两页纸那么多，看起
来好像他满腹牢骚似的，其
实不然，那都是些小事情。

他列出的第一条是嚼口

香糖的人。“我不能忍受有
谁在我面前嚼口香糖。”他
说，“那会让我倒牙。”

第二条是“我妻子在安
乐椅上不停地摇摆，搞得我

头晕眼花，真想冲她大声喊
出来别再摇了。”

第三条是“我女儿弹钢
琴” ……诸如此类的小事

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
让他的家人也很难过。

他的这些不喜欢，本质
上是孩子气的表现，是非常
典型的幼稚。归根到底，是人
类在孩童时代就养成的自
私、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
格。人们最苦恼的是生活在
封闭的世界里，他们要么不

交朋友，要么放弃了刚开始
交的朋友。对此，他们并不责
怪自己，只是一味地寻找别
人的毛病。他们认为这些人
不值得做朋友，但是，一旦发
觉自己孤单了，就开始同情
自己，以为自己被谁虐待了。

于是，就会变得忧郁、自卑起
来。所有这些自卑、自怜，再
加上其他人带来的苦恼，就
会导致这类人一生都生活在
苦恼、悲惨之中。

生活中最好的一面是主
动去喜欢别人。在人群中，

积极与人分享快乐，主动去
和别人谈话，走出自我封闭
的思维状态。人类最大的快
乐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喜
悦，给同事、朋友、家人、邻
居带去快乐。我们是生活在
人类群体之中的，不应该有

“个人”的存在，在你周围
总会有人群的。

要主动进入人类群体，

感觉自己是人群中的一分
子，将自己提升到“个人———
组织”的崇高境界，是迈向成
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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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戎国的长老又在开会

了，讨论再选多少位女孩进
贡。已经一年多没下雨，这
是大家自有记忆以来，从未
有过的怪事情。一条条的小
河没有了，时常要泛滥的大
河也断流了。毒辣的太阳不
仅把禾苗晒死，把土地也烤

得跟黑炭一样。四季已经不
复存在，天天都是炎热的夏
季，人们都不敢待在露天，
一个个热得喘不过气来，连
血管里流淌着的血都快沸
腾了。攻城掠地的战事再也
无法进行，大家已没有兴趣

再进行征战。储备丰富的粮
食早就吃完了，大地上可以
让人们填肚子的东西，正在
一天天减少，人人肚子里都
燃烧着饥饿的烈火。

谁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会
这么多天不下雨，应该想的

办法都想过了，向老天爷祷
告，天天宰猪杀羊屠牛祭
祀，为负责降雨的龙王爷修
了一座又一座的庙，可是雨
仍然没有降下来。谁也记不
清已进贡了多少位美女，既
然雨不能下下来，有戎国的
长老们就不得不一次次，重

复讨论这个容易引起争议
的问题。会议在一个很深的
山洞里进行，这里差不多是
唯一凉快的地方。

经过一番争吵，长老们
终于做出决定，再挑选九位

女孩进贡给老天爷。同时要
进贡的还有三头牛，五头

猪，七只羊。九位女孩用抽
签的方式决定，老百姓似乎
早就习惯了这种抽签，有未
婚女孩的家庭都必须参加
抽签。女孩们被编好了号，
一旦抽中，就会被精心化妆
打扮，用所剩不多的清水将

身体洗干净，然后送到高高
的悬崖上，放在灼热的岩石
上，等候阳光把她们烤焦。

会议结束前夕，长老们
起身准备离开，一个鹤发童
颜的老女人蹒跚着走了进
来。她头上戴着花冠，细细

长长的脸盘，长着一对不大
不小的虎牙，两个眼睛炯炯
有神。没人知道她是谁，但
是一看装束，长老们便知道
她不会是凡人。老女人也不
等别人提问，自报来历，告
诉大家她是住在玉山的西

王母。长老们似信非信，不
约而同把目光转向力牧，毕
竟他的年纪最大见识最广。
力牧不负众望地打量着眼前
的老女人，小时候，他曾听老
人说起过西王母，听说这王
母娘娘有个奇怪的特征：

“王母娘娘说自己住在玉
山，这不错，大家都知道，不

过，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就
是传说中的那位女人呢，你
凭什么让我们相信？”

老女人转过身子，背对
着长老们。长老们一个个都

莫名奇妙，只有力牧明白她

的意思。不过他仍然不敢冒
昧，问老女人这是要干什

么。“不是要验明正身吗，”
老女人回过头来，对力牧
说，“你既然知道我西王母
的故事，那还犹豫什么？”

力牧听她这么说，也顾
不上什么禁忌不禁忌，走过
去，说了一声“得罪了”，便

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老女人
的屁股后面摸了一下。没想
到这一摸，他立刻大惊失

色。连声喊“失敬，失敬”。
原来力牧小时候曾听老人
说过，住在玉山的王母娘娘

的特征，是鹤发童颜，头戴
花冠，虎牙豹尾，鹤发童颜
和花冠虎牙都已见到了，唯

独那个豹尾，非要摸了才能
知道。因此力牧的这一摸，摸
到了老女人屁股上确有一根
尾巴，手摸上去竟然是热乎
乎的，像条火蛇一样，由此可
见她一定就是西王母。

力牧充满歉意地说：

“我们都是有眼无珠，失敬
失敬。”

西王母说：“我呢，本来
不想管你们的闲事，看着你
们没完没了地用无辜的女
孩子祭祀，都是些活蹦乱跳

的孩子，实在于心不忍，因
此过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力牧听了，不胜感激，

含着热泪说：“老天爷这
次开眼了，王母娘娘出手
相救，那我们有戎国就有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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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6月 19日，多

伦多。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
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
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
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
周六，人流比往常来得晚。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
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

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
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
具。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
他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
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
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
联系在一起的商标。也是一
个中国人呢！杨阳想。

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
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
边，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
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
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
内带来的，当然，在他把它

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
行李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
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
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

他会给在他的摊前停下
来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
文名字。比如一个叫玛丽·史

密斯的英裔女人，经过他的
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史美兰的
中国女人。一个叫威廉·伯恩
斯的苏格兰男人，在和他聊
上五分钟之后，就变成了一

个叫薄伟来的中国男人。他

替人起了中文名字，再替人
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完了顺

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然后
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再
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
格命相。若讲得那人有了兴
趣，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
买走一个生肖雕像。这样全
套的工序，大约耗费他半个
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运气好的话，也许他能赚到
二十到二十五加元。

这是杨阳对自己的设
想。他不知道这样的设想实
施起来有几分可能性，但他
知道他和小灯都需要钱。小
灯三年前来多伦多大学留
学，念完了英国文学硕士，现
在接着念博士学位。而他带

着他们的女儿苏西，刚刚以
探亲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小
灯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他们
刚刚搬入了一个宽敞一些的
公寓，房租贵了许多。小灯为
他们的到来，买了一辆二手
车，保险汽油修理费用，再加

上苏西的钢琴课学费，这些
零零总总的额外开销，都是
要靠他的双手挣出来的。

有一串步子在他摊前重
重地停了下来。生意来了。他

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其实
他完全不用害怕，那些篆刻
印章和用生肖算命的雕虫小
技，他早已在复旦和留学生
同居一室的日子里操练得炉
火纯青。只是，他从来没有用

这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
第一次，熬过第一次就好了。

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杨阳慢
慢抬起头来，先看见了两条穿
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后来他
才发现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警
察。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

咿哩呜噜地说了一串话。复
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学来的英
文，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
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
验———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
字。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一
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对

不起。警察放慢了速度，又把
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次他
听懂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
词：营业执照。

他傻了，他用两只手咝
啦咝啦地搓着裤腿，舌头在
嘴里无谓地蠕动着，却说不

出一句话来。
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

起来，对警察说了一串话。画

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
利，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
个字。画家说：这是我的先
生，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我
画画，他帮我刻印章，用在我
的画上。警察展开一个灿烂

的笑脸，说好美丽的画，好美
丽的印章，就走了。

杨阳这才看清，宽檐草帽
之下的那张脸，是一张女人的
脸。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
皮肤黝黑。很久没有见过这样
健康的女人了。杨阳心想。


